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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以及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在其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生命意义感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与 Beck 抑郁量表第 2 版中文版对 732 名

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 结果 负性生活事件与大学生抑郁显著正相关( r = 0. 615,P<0. 01),与领悟社会支持和

生命意义感显著负相关( r= -0. 559,P<0. 01;r= -0. 280,P<0. 01);抑郁与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显著负相

关( r= -0. 585,P<0. 01;r= -0. 522,P<0. 01);领悟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显著正相关( r = 0. 326,P<0. 01);领悟

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分别起到部分中介作用(β= 0. 101,P<0. 001,中介效应占比 62. 73%;β= 0. 031,P<0. 001,
中介效应占比 19. 25%)以及链式中介作用(β= 0. 029,P<0. 001,链式中介效应占比 18. 02%)。 结论 负性生活

事件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既存在直接效应,也存在三条间接效应路径:即领悟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的独立中

介以及二者构成的链式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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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常面临人际、学业、就业等多方面的压

力,但此时他们的身心尚未发展成熟,易出现抑郁

情绪[1] ,若不及时干预,很可能引发抑郁障碍,甚
至诱发自杀意念[2] 。 已有研究从外部环境、个体

特质与认知过程等多个视角探讨大学生抑郁的影

响因素,但其内在作用机制还有待深入。 因此,本
研究聚焦于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路

径,旨在揭示其内在作用机制,以期为大学生抑郁

干预提供依据。
负性生活事件可概括为个体在人际交往、社会

适应、学习应对等各种问题的总和[3] 。 生态系统

理论表明,个体的心理发展深受其所处环境影

响[4] 。 个体经历的负性事件容易引起个体的抑郁

情绪,可以通过增加反刍思维[5] 、降低自尊水平[6]

或激活个体负性认知图式与认知歪曲[7] ,提升其

抑郁水平,这一过程符合抑郁的素质-压力模型,即
个体的脆弱素质(如认知易感性)与外在环境压力

事件交互影响抑郁,个体的素质越差或易感性越

高,触发抑郁所需的压力越低。
领悟社会支持是个体在社交中感知到的被他

人尊重和关怀的程度,它是抑郁的重要预测指标之

一。 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低,个体出现

抑郁症状的风险越高[8] ;相反,较高的领悟社会支

持能够促使个体在面对压力时更易形成乐观预判,
激活心理资源,提升应对效能,进而为心理健康提

供保护性动力。 根据社会支持恶化威慑模型,负性

生活事件(如患病、重要关系丧失等)可能破坏个

体社会网络的稳定与功能,导致其对社会支持的感

知水平下降[8] 。 同时,负性事件本身也可能削弱

个体对社会支持系统的信任与利用意愿[9] ,进一

步侵蚀其心理适应资源。 领悟社会支持因此被视

为一种重要的心理缓冲因素,它能缓解个体对压力

的主观体验,增强应对困境的信心,促进适应性的

问题解决。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负性生活事

件会通过降低个体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力进而影响

大学生的抑郁水平,即领悟社会支持起中介作用。
生命意义感是指个体对自身生命价值的感知

与体验,包括对当前生命意义的理解以及主动追寻

生命意义的动机,它不仅涉及个体对生活目标和价

值的觉察,也包含其在探索和实现生命意义过程中

所持有的积极态度和相应行为[10] 。 以往研究发

现,生命意义的缺失,是诱发焦虑、空虚、迷茫等多

种负性情绪的潜在因素[11] 。 根据广义紧张理

论[12] ,如果个体长期处于负性生活事件的压力之

下,生命意义感水平可能降低,表现为自我怀疑和

生命价值感缺失等,若此压力持续累积而未能得到

及时调适,可能引发心理健康问题[13] 。 基于此,本
研究提出假设:负性生活事件会通过降低个体的生

命意义感进而影响大学生的抑郁水平,即生命意义

感起中介作用。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有安全、归属

和爱的需要。 对大学生而言,感知到来自他人的支

持有助于满足其安全与归属需要,随着需要层次的

逐渐实现,其生命意义感得以持续提升[14] 。 然而,
当大学生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后,其对所感知社会支

持的期望与实际满意度往往会降低[15] 。 领悟社会

支持水平降低意味着个体难以感受到关心和帮助,
从而削弱其对自身价值和生命意义的体验[16] ,而
生命意义感缺失是抑郁发生的重要风险因素[17] 。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负性事件会削弱大学生

对社会支持的感知与领悟水平,进而削弱其生命意

义感,由此增加抑郁风险,形成“社会支持→生命

意义感”的链式中介路径。

1　 对象和方法

1.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在山东某高校内使用电

子问卷进行测查,共调查大学生 763 人,剔除作答

时间过短(小于 200 秒) 和规律作答问卷,获得有

效数据 732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 94%。 男生 379
人,女生 353 人;城镇 537 人,农村 195 人;独生子

女 442 人,非独生 290 人;大一 179 人,大二 155
人,大三 142 人, 大四 164 人, 大五 92 人; 年龄

(19. 65±1. 64)岁。
1. 2　 研究工具

1. 2. 1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该量表由辛秀红和

姚树桥改编[18] ,要求被试回答过去 12 个月内,是
否发生过项目中呈现的情况。 量表共 26 个项目,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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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六级计分,测验分值越高,其心理状态受负性

生活事件的干扰强度越大。 本研究该量表 Cron-
bach′s

 

α
 

0. 947。
1. 2. 2　 贝克抑郁量表第 2 版中文版 　 量表采用

0 ~ 3 四级计分,共有 21 个项目,旨在评价被试在过

去两周内抑郁症状的程度,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程度

越重[19] 。 本研究该量表 Cronbach′s
 

α
 

0. 976。
1. 2. 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该量表由马弘等[20]

改编而成,共 12 个测验项目,1 ~ 7 级计分,测验分

值越高,表明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 本

研究该量表 Cronbach′s
 

α
 

0. 964。
1. 2. 4　 生命意义感量表　 该量表由刘思斯和甘怡

群[21]修订,共 10 道测验项目,1 ~ 7 级计分,测验分

值越高反映个体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 本研究该

量表 Cronbach′s
 

α
 

0. 828。
1. 3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
 

27. 0 统计软件对数据实施

处理。 通过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控制方法学偏倚;采
用描述性统计呈现各变量的分布特征;采用 Pearson
积差相关考察变量间的相关程度; 最后采用

PROCESS 模型 6 检验链式中介效应,通过偏差校

正的 Bootstrap 抽样法重复抽取 5 000 次,获取参数

估计值的 95%CI,并以 P<0. 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 1　 共同方法偏差

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析出特征值>1
的公 因 子 共 11 个, 第 一 因 子 方 差 贡 献 率 为

36. 85%,低于 40%临界值,提示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尚不显著[22] 。
2. 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正相关( r = 0. 615,P <
0. 01),与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负相关( r =
-0. 559,P<0. 01;r= -0. 280,P<0. 01);抑郁与领悟

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负相关 ( r = - 0. 585,P <
0. 01;r= -0. 522,P< 0. 01);领悟社会支持与生命

意义感正相关( r= 0. 326,P<0. 01)。 见表 1。
2. 3　 领悟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运用 SPSS27. 0 和 Process 宏程序(版本 4. 1,
模型 6),通过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重复

抽样 5 000 次;把性别、年龄、年级、生源地、独生子

女等设为协变量加以控制;把负性生活事件设为自

变量,抑郁设为因变量,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

感设为中介变量。 结果发现,负性生活事件显著正

向预测大学生抑郁水平(β = 0. 412,P<0. 001)。 加

入了中介变量之后,结果如表 2、图 1 所示,负性生

活事件可显著预测领悟社会支持(β = -0. 328,P<
0. 001);领悟社会支持和负性生活事件可分别显

著预测生命意义感 ( β = 0. 173, β = - 0. 061, P <
0. 001);生命意义感、领悟社会支持和负性生活事

件均可显著预测大学生抑郁 ( β = - 0. 505, β =
-0. 307,β= 0. 251,P<0. 001)。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矩阵(n= 732)

变量 x±s
负性生活

事件

领悟社会

支持

生命

意义感
抑郁

负性生活事件 47. 883±24. 421 1
领悟社会支持 60. 299±14. 317 -0. 559∗∗ 1
生命意义感 48. 572±10. 642 -0. 280∗∗ 0. 326∗∗ 1
抑郁 17. 179±16. 321 0. 615∗∗ -0. 585∗∗ -0. 522∗∗ 1

注:∗∗P<0. 01,∗∗∗P<0. 001,下同。

表 2　 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回归分析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领悟社会支持 负性生活事件 0. 563 0. 317 56. 005∗∗∗ -0. 328 -18. 101∗∗∗

生命意义感 领悟社会支持 0. 396 0. 157 19. 250∗∗∗ 0. 173 -5. 642∗∗∗

负性生活事件 -0. 061 -3. 386∗∗∗

抑郁 生命意义感 0. 749 0. 561 115. 276∗∗∗ -0. 505 -12. 253∗∗∗

领悟社会支持 -0. 307 -8. 827∗∗∗

负性生活事件 0. 251 12. 458∗∗∗

以领悟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的路径间接效应

为 0. 101(95%CI:0. 069 ~ 0. 133),中介效应占比

62. 73%;以生命意义感为中介变量的路径间接效

应为 0. 031(95%CI:0. 011 ~ 0. 051),中介效应占比

19. 25%;以领悟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为中介变

量的链式路径间接效应为 0. 029(95%CI:0. 018 ~
0. 040),链式中介效应占比 18. 02%。 领悟社会支

持、生命意义感在负性生活事件和大学生抑郁间的

单独中介和链式中介的假设均成立。 见表 3。

3　 讨论

3. 1　 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

本研究验证了负性生活事件作为大学生抑郁

的重要风险因素,与既有研究结果一致[23] 。 学生

遇到的负面生活事件越多,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就

越大。 面对负性生活事件,个体既有的认知模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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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效应值 标准误
中介效应

占比(%)

Bootstrap95%CI

上限 下限

总效应 0. 412 0. 020 0. 373 0. 449
直接效应 0. 251 0. 020 61. 07 0. 211 0. 290
总间接效应 0. 161 0. 020 38. 93 0. 121 0. 200
Ind1 0. 101 0. 016 62. 73 0. 069 0. 133
Ind2 0. 031 0. 010 19. 25 0. 011 0. 051
Ind3 0. 029 0. 006 18. 02 0. 018 0. 040

注:Ind1,负性生活事件→领悟社会支持→抑郁;Ind2,负性生

活事件→生命意义感→抑郁;Ind3,负性生活事件→领悟社会支持

→生命意义感→抑郁。

图 1　 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路径图

生活结构易受到冲击,进而可能诱发自我能力怀

疑、未来无望感等负性认知。 此消极认知长期积累

后易转化为情绪困扰,导致抑郁症状发生。
3. 2　 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验证了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与前

人研究结论一致[24] 。 负性生活事件可削弱学生对

社会支持的感知与利用,诱发消极认知信念及适应

不良应对方式,甚至导致个体主动回避社交互动,
进而降低其对来自家庭、同伴等支持源的感知与评

价,这支持了社会支持威胁模型[9] 。 抑郁的人际

关系理论指出,消极的人际关系(尤其劣质亲密关

系与社会支持匮乏) 是导致抑郁的重要因素[25] 。
依据社会支持的缓冲模型,当个体处于压力情境

时,领悟社会支持作为重要的心理资源,可以对身

心健康起到缓冲和保护作用,减轻压力事件的消极

影响。 具体而言,当大学生体验到较多的社会支持

时,往往能更好应对生活挑战,维持较高的心理健

康水平。 综上,当大学生面对压力与困境时,来自

家庭、老师、同伴等重要他人的及时关怀与支持,能
够增强其心理安全感与归属感,从而缓解负性生活

事件对心理健康的冲击。
3. 3　 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验证了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与前人

研究一致[26] 。 生命意义感是个体应对压力的核心

心理资源,缺乏这一资源的个体难以从负性事件中

找到积极意义,更易被消极情绪裹挟。 相反,生命

意义感水平较高的学生,更倾向于以积极的认知视

角解读负性生活事件,将其视为成长的契机而非无

法逾越的障碍。 这种积极认知有助于个体在压力

情境下保持乐观情绪,更多采取问题解决导向的应

对策略,进而降低抑郁症状的发生风险[11] 。 Disa-
bato 等的纵向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水平的提高可

预测 3 个月及 6 个月后抑郁症状的减轻[27] 。 综

上,高生命意义感个体更倾向于对负性经历进行积

极重构,采取有效应对策略,缓解压力对心理健康

的负面影响,降低抑郁情绪的产生。
3. 4　 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负性生活事件能借助领悟社会支持至生命意

义感的链式中介路径对大学生抑郁产生影响。 具

体而言,负性生活事件会削弱个体对社会支持的主

观感知,进而降低其生命意义感水平,诱发抑郁症

状。 若该过程不及时干预,长期持续可能发展为临

床抑郁。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感知社会支持作为一

种重要外部资源,能够为内部资源(如积极情绪)
提供外部条件,并促进这些内部资源的积累[28] 。
例如,来自老师、同学、家人等的支持与理解,有助

于个体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促进其积极情绪体

验。 根据积极情绪扩展-建构理论,积极情绪有助

于个体拓宽生命认知视角,以更加建设性态度和应

对策略面对困境[29] ,即当经历负性生活事件的个

体获得充分的社会支持时,能够建立更为积极的信

念系统,从而在压力情境中更有能力寻求解决路

径、完成个人目标,并在实现自我价值过程中增强

生命意义感,最终降低抑郁发生风险。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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